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後西遊記
第三十三回  冷雪方能洗欲火　情絲繫不住心猿

　　詩曰：　　天生萬物物生情，慧慧痴痴各自成，

　　一念妄來誰惜死？兩家過處只聞名，

　　迷中老蚌還貪合，定後靈猿擾不驚；

　　鐵棒玉鉗參得破，西天東土任橫行。

　　話說孫小行者，被不老婆婆攔住在大剝山前，定要與他使棒耍子。小行者道：「要耍棒你須拚得三死。」不老婆婆問他是哪三

死？小行者道：「第一是我這條金箍鐵棒乃大禹王定海神珍鐵，重�萬八千斤，打將下來比泰山還重，我看你那玉火鉗，雖說是女
媧氏遺下的神物，在當時止不過為爐灶中燒火之用，脆薄薄兩片，怎架得起我的鐵棒？多分要一棒打死你，擠得拚不得？」不老婆

婆笑道：「我這玉火鉗雖然脆薄，只怕你那鐵棒到我鉗中，縱不夾斷也要夾扁，若要打死我，想來還早。這個拚得！」小行者道：

「第二件，我這鐵棒是天生神物，能大能小，可久可速，又名如意金箍棒。你那玉火鉗若是果有些本事與我對得幾合，盡得我的力

量，我便直搗龍潭，深探虎穴，叫你痛入骨髓，癢透心窩，定要樂死你。拚得拼不得？」不老婆婆笑道：「這一發不消說了，自然

拼得！但恐你沒有這樣手段。你且說第三件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第三件，我師徒奉旨西行，是個過路之人，一刻也停留不得，你今

縱聞我鐵棒之名，卻兩下水火無交，莫若悄悄任我過去，只當未曾識面，猶可保全性命。倘你不聽好言，必欲苦纏嘗著我鐵棒滋

味，那時放又放不下，留又留不住，只怕要想死哩！你拚得拚不得？」不老婆婆聽了大笑道：「總是胡言亂語，有甚拚不得？快快

取出鐵棒來試試我的仙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與你說明，你不自揣，苦苦要尋死路，卻與我無干。我只得要破戒了。」就在耳中取出

繡花針來，迎風一晃，變做一條金箍鐵棒，約有丈二長短，碗口粗細，拿在手中指定不老婆婆道：「這不是如意金箍棒！請細細看

了，也還用得過麼？」不老婆婆睜眼一看，只見那棒：

　　既堅且硬瘦還長，知是陰陽久煉鋼，

　　直立不撓渾玉柱，橫擔有力宛金梁，

　　搗通虎穴鋒偏利，探入龍窩勢莫當；

　　任有千魔兼百怪，聞聲見影也應降。

　　不老婆婆看見鐵棒挺然特出，滿心歡喜道：「看將來果然好一條鐵棒，但恐中看不中吃，且等我試他一試。」忙展開玉火鉗望

鐵棒夾來。

　　小行者因豬一戒、沙彌賭鬥時，玉鉗出沒，他在旁已看得分明，今見夾來，遂將鐵棒虛虛一迎，等那婆婆認真夾時，他卻早已

一閃掣回，使婆婆夾一個空。婆婆見夾不著，只得收回鉗去，小行者卻乘他收回，遂劈頭打來，不老婆婆急用鉗往上架時，小行者

棒又不在頭上，復向腰間直搗。不老婆婆方閃開柳腰，那棒又著地一掃，若不是婆婆跳得快時，幾乎將一雙金蓮打折。小行者見

上、中、下三處都被他躲過，又用棒就兩肋裡夾攻。那老婆婆果是慣家，東一搖搖開，西一擺擺脫，並不容鐵棒近身。小行者看見

婆婆手腳活溜，也自歡喜道：「虧你，虧你！率性奉承你幾棒吧。」舉起鐵棒攥緊了凝一凝，先點心窩，次鑽骨髓，直撥得那老婆

婆意亂心迷，提著條玉火鉗如狂蜂覓蕊，浪蝶尋花，直隨著鐵棒上下高低亂滾。小行者初時用棒還恐怕落入玉鉗套中被他夾住，但

遠遠侵掠，使到後來，情生興發，偏弄精神，越逞本事，將一條鐵棒就如蜻蜓點水，燕子穿簾一般，專在他玉鉗口邊忽起忽落，乍

來乍去，引得玉鉗不敢不吞，不能不吐。老婆婆戰了二�餘合，只覺鐵棒與玉鉗針鋒相對，眼也瞬不得一瞬，手也停不得一停，精
心照應只僅可支持，哪裡敢一毫怠惰。又殺了幾合，直殺得老婆婆香汗如雨，喘息有聲。小行者看見光景，知道婆婆又樂又苦。樂

是樂鐵棒耍得暢意，苦是苦鐵棒利害恐傷性命。心內想道：「這婆婆神情已蕩，不趁此時與他一個辣手，更待何時？」復將鐵棒使

圓，直搗入他玉鉗口內一陣亂攪，只攪得他玉鉗開時散漫，合處輕鬆，酸一陣，軟一陣，麻一陣，木一陣，不復知是性命相搏，然

後照婆婆當頂門劈下來，大叫道：「老婆子！這一棒拚得拚不得？」老婆婆正戰得昏昏沉沉，忽見鐵棒出其不意打來，嚇得魂不附

體，急用鉗死命招架，已被鐵棒在玉鉗背上打了一下，直打得火星亂迸，連虎口都震得生疼，欲要再支持幾合，當不得鐵棒就似雨

點般打來，哪裡承當得起？只得拖著玉鉗敗下陣來。回頭說道：「果然好條鐵棒，正是我的對手。今日天晚，身子倦怠，暫且停

止，明日再與你賭鬥吧。」小行者隨後趕來道：「老婆婆哪裡走？既是這等沒用，就該躲在山中藏拙，怎大言不慚又苦苦訪問我孫

老爺做什麼？」不老婆婆只做不聽見，忙忙奔入陣中，吩咐眾兵將用強弓硬弩射住陣腳，然後自回山中去歇息。歇息了一會，精神

稍復，暗想道：「這條鐵棒體既堅強，這猴子又使得進退有法，真足遂我平生之樂，但他求經念念，拜佛心專，怎肯為我留連這一

夜？」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忽又想道：「我聞他西行是奉師而行，我如今只將他師父唐半偈拿來，藏在大剝洞中，他失了師父，自去

不成。他若尋師，自然要與我賭鬥，且與他鉗棒盤桓兩日，看光景再作區處。但他師父有三個徒弟緊緊保護，卻怎生拿得他來？」

又想道：「這賊猴子與我戰了這一日，雖被他佔了上風，然他也費了許多氣力，自然倦怠，也要歇息。莫若乘他黑夜不提防，暗暗

一鉗將他師父夾來，叫他失卻本身無所依附，那時不怕他不安心向我重尋門戶。」算計定了，便也不通知眾將，竟悄悄取了玉鉗，

使一個私奔之法遁出山來。

　　卻說小行者殺敗了不老婆婆，欲要趨勢就趕過山去，因見天色晚了，只得回來見師父。豬一戒與沙彌迎著道：「哥哥，今日方

顯你的手段，果是高強。婆婆的玉鉗夾我們時何等利害，怎被你鐵棒一頓搗，一頓攪，開了都合不攏來，這是何故？」小行者道：

「用兵之道，利鈍而已矣！起先你二人與他戰時，你們的釘耙、禪杖去得滯夯，他的玉鉗便自然開合得以如意，要夾你的禪杖就是

禪杖，要夾你的耳朵就是耳朵，你鈍他利故耳。後來我與他戰時，我一條鐵棒就似飛龍一般，往來莫測，出入無端，先在上下左右

撩撥一番，先使他救應不暇，手慌腳亂，然後再到他玉鉗上搗一陣，攪一陣，他已精神恍惚，氣力不加，哪裡還有真本事夾我？乘

他夾我不得，我復到他上下左右忽擊忽刺，他自然招架不來，敗下陣去，我利他鈍故也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他雖敗去，我們要過山天

又晚了，卻在何處過這一夜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要尋人家借宿此時不及了，幸喜天色睛明，只好就在這山岩邊松樹下權過一夜，明早

便好過山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天高地厚，露宿我自不難，只恐你們戰鬥辛苦，不得安眠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一發不打緊。」遂走到

一株大松樹下，叫沙彌取出蒲團與長老打坐，他三人就在草坡上席地而眠。三人果然戰鬥辛苦，放倒頭就睡著了。正是：

　　此外何嘗遜此中，形全方可顯神通，

　　慢言心去身疑幻，一覺華胥心也空。

　　卻說不老婆婆，悄悄奔出山前四下打探，果然見他師父唐半偈在山岩邊松樹下打坐，小行者三人卻橫一個、豎一個在草坡上鼾

鼾睡覺。滿心歡喜道：「果不出我之所料，須早早下手，莫待這賊猴子醒了，便要費力。」提著玉火鉗轉到唐半偈身背後，攔腰輕

輕一夾，也不待他開口吆喝，竟弄一陣狂風走回山洞中，叫眾女妖點起燈火，自坐在上面將鉗一鬆，把唐半偈放下，又叫眾女妖用

繩索綁了，跪在當面。問道：「性命中自有樂地，你怎不知受用，卻為他人求經求解，奔波道路，吃這樣苦楚？我窺你的意思，不

過要博個度人度世之名，你須想，從古到今也不知經過了多少佛菩薩，究竟度得人在哪裡？度得世在哪裡？何況你一個才人道的和

尚！倒不如掃除了這些好善的虛名，打掉這些成佛的妄想，實尋本來的樂處，在這大剝山中造個庵兒居住，叫你孫徒弟日夕與我使

棒作樂，豈不美哉！」唐半偈聽了，連連嘆息道：「蒙老菩薩以性命之樂見誨，深感慈悲。但性非一境，樂亦多端也，難執一而

論。譬如糞裡蛆蟲，未嘗不融融得意，倘欲強人入而享之，人必掩鼻吐之不顧。貧僧想，人世凡情，戀之者，自誇美滿，若落在佛

菩薩眼中，未必不作如是觀耳。貧僧之求經求解，雖不敢妄希度人度世，而性中一點本來，只覺不效此區區不能自安，實非為博虛



名。望老菩薩諒之，放貧僧西行，功德無量。」

　　不老婆婆笑道：「我自好意勸你，你反將蛆蟲比我，我也不計較你。但你既樂於西行受魔難之苦，我不魔難魔難你，只道我不

敬重三寶。」因吩咐幾個女妖道：「可將這和尚押到大剝洞中去收藏好了。」唐半偈忙說道：「老菩薩拿我貧僧來，不知是個什麼

意思？若說是好意，敬重我佛法，不該押我到洞中去藏了；若說是歹意，要害我性命，性命卻不在此，在此者不過一血肉之體，值

些什麼？」不老婆婆又笑道：「我也沒甚好意，也沒甚歹意，但要與你孫徒弟耍棒作樂，恐他要去，留你做個當頭。」唐半偈還打

算要分辯，眾女妖早已推的推，扯的扯，將他押到大剝洞中去藏了。正是：

　　道在身與心，須臾不可離，

　　慢言不繫身，今日為心繫。

　　唐半偈被眾女妖押到大剝洞中藏了不顧。

　　卻說小行者雖因戰鬥辛苦也就睡了，卻是在山中露宿，終有些不放心，一覺醒來，就爬起到松樹下看看，只見一個蒲團在地

下，卻不見了師父。初時，還疑是出恭，等了一會不見回來，便到左近找尋，並無蹤影。心中焦躁道：「只略略大意了些，決然被

這老鉗婆做了手腳去了。」忙走到草坡邊叫他二人道：「師父不見了！還虧你們睡得著！」二人在夢中驚醒：「這師父好端端打

坐，怎生得不見，莫要騙我。」一骨碌爬起來看時，果然不見師父，只見蒲團。二人方著慌道：「這空山中再無別人，一定還是這

老婆子用玉火鉗夾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，這婆子沒廉恥，被我一頓棒弄得他死不死，活不活，欲要留我，知道留我

不住，故乘空將師父攝去，挾持我與他耍棒。」沙彌道：「他若果有此心，必將師父藏起，卻怎生區處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卻有一

個算計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有甚算計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這老婆子所倚的是這把玉火鉗夾人，師兄又會變化，何不變化進去，偷了他

的出來，使他沒得夾人，自然放我們去了。」小行者連連搖頭道：「別樣好偷，我看這玉火鉗已被老婆子煉成一氣，生死不離，如

何偷得他的來？若要狠狠心，一頓棒將他打死，奈他又稟了天地間一種生人生物的害氣，又是絕滅不得的。依我算計，莫若只騙了

師父過山便了，別的閑事不要管他。」豬一戒道：「騙得過山可知好哩！只是師父又不見面，他又死命要留你耍棒，怎生騙他？」

小行者道：「騙他雖不打緊，卻要在你身上。」豬一戒聽了著忙道：「那婆子好不利害，我被他一火鉗夾了去，幾乎傷了性命，幸

虧我口兒甜哄了出來，已是虎口餘生，怎教又去騙他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正為你曾被他夾去，口兒甜哄得他動，故要你去。」豬一戒

道：「哄騙人只好僥幸遭把兒，怎麼看做泛常只管去？倘被他看破了不是兒戲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前番你原許他扯我出去，我已出

去了，你並不曾說謊。有什麼被他看破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只是不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不去，伸孤拐來打�棒看樣。」豬一戒聽
見說打便慌了，說道：「莫打，莫打！你既栽派我去，我也沒奈何，只得拚性命去走遭。但那婆子好不老到，既將師父藏過，怎肯

輕易放出來！叫我如何騙他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打緊，你只說，我們已商量停當，情願留下孫師兄與你耍棒，只要你放出師父來，

還了沙彌的禪杖。等我二人保護師父西去求解，使兩下乾淨。他必然歡喜聽從，若果肯放師父過山，我脫身便不難了。」豬一戒聽

了點頭道：「這說也通，但恐那老婆子賊滑不肯信，做我不著去說說看。」便抖抖衣裳竟進山來。早有把守山寨的兵將攔住道：

「你這長嘴和尚是昨日陣前被夾饒命去的！今日大清晨又來做什麼？想是你昨日不曾死得，今日又來納命！」豬一戒道：「昨日與

他對敵是他的仇人，故被他夾了一下；今日與他講好是他的恩人，他還要謝我哩！怎說納命？還不快引我進去相見。」眾兵將見他

說話大樣，只得叫人押到山中來見不老婆婆。

　　此時，不老婆婆正結束了，打點要出山尋小行者耍棒，忽聽見豬一戒來見，心下想道：　　「這定是來找尋師父了。」喝一

聲：「帶進來。」豬一戒走到山洞中，看見不老婆婆坐在上面，遂朝上喝個大喏道：「天生老實豬一戒參見婆婆，謝昨日不殺之

罪，請今日不說謊之功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昨日那孫小行者果是你扯出來的麼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那猴子好不賊滑，若不是我再三扯

他，他怎肯出來？」不老婆婆道：「你師兄若果是你扯出來的，便真要算你老實了。但不知你師兄昨日與我耍了這一日棒，還是苦

惱？還是快活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那猴子初時倚著自家鐵棒英雄，指望要打倒婆婆，奉師西行。後被婆婆動了玉火，一頓鉗夾得那猴

子死不死，活不活，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不知婆婆何故反走了回來，讓那猴子說寡嘴，轉道婆婆夾他不住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你那

師兄棒法果然名不虛傳，有些勁道；我倒甚是愛他，但不知他見我玉火鉗可有幾分留連之意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那猴子最奸滑，我看

他心裡�分貪戀，口中礙著師父卻說不出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你怎見得如此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他往日與人廝殺，就是七日八夜也不
見他倦怠，昨日與婆婆戰不得半晌，早已骨軟筋麻，神疲力償，就沉沉在山前睡了一夜，連師父不見了他還不知道。」不老婆婆

道：「你師父不見了，你們可曾思量是誰偷去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這不消思量，自然是婆婆偷來。」不老婆婆大笑道：「好胡說的和

尚，你師父在哪裡，我在哪裡，他不見了怎生冤我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婆婆不消賴了，實說了，我們倒有個好商量。」不老婆婆道：

「有甚好商量？你且說來。」豬一戒道：「這猴子滿心要與婆婆耍棒，卻礙著師父不見了，要同我們二人在此找尋，一日找尋不出

師父，他一日耍棒不暢。婆婆何不說明了，放我與沙彌保護師父去求解，師父被擒得放，自然歡喜而去，便沒這猴子也罷了。這猴

子貪著與婆婆耍棒，自然也假脫手。放了我們去後，任你們一早一晚安心耍棒，豈不快活！」不老婆婆道：「依你說果然兩便，但

是那猴子疾溜得緊，倘或你們去後他有甚不象意，三不知走了，卻叫我哪裡去尋他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婆婆不須多慮，那猴子被婆婆

的玉火鉗夾得他快心樂意，莫說逃走，就是趕他也未必肯去。婆婆若是疑心，只消講過，叫他將鐵棒付與婆婆收管，他沒有鐵棒，

精著個光身體卻往哪裡去？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收鐵棒固好，但鐵棒是時時要與他耍的，如何收得？」豬一戒道：「鐵棒既收不得，

終不成拿一條鐵索將他鎖起來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鐵索也不消，我有一根柔絲兒，只須拿去繫在他的頸上，便任他有上天入地的手

段也逃不去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一發妙了。是根什麼絲兒可取出來與我看一看。」不老婆婆遂在口中吐出一根絲來，將絲

頭兒遞與豬一戒道：「這不是！你可細看。」豬一戒用手去接時，哪裡見有甚絲？捏又捏不著，看又看不見，只須睜開眼睛再三細

看，方影影見一秒秒青絲兒，比頭髮還細。心中暗笑道：「這婆子老呆了，便真用鐵索也鎖那猴子不住，這點點絲兒一口氣吹也吹

斷了，怎繫得他住！」便問道：「婆婆這絲細軟得有趣，定是件寶貝，是哪裡出的？」不老婆婆道：「你這村和尚哪裡曉得！待我

說與你聽。我這絲呵：

　　看不見，摸不著，粗如繩，緊如索。可短復可長，能厚又能薄。今古有情人，誰不遭其縛？雖非蠶口出，纏綿蠶不若。雖非藕

心生，比藕牽連惡。千里未為遠，萬里不為闊，一縈方寸中，要死不要活。洵為多欲媒，實是有情藥，鐵漢與木人，諒也難擺脫。

請今細繫你師兄，只怕光頭也要落。」

　　豬一戒聽了笑嘻嘻說道：「這絲兒既這樣利害，我就拿去拴在那猴子頸上，但師父與禪杖也須放出，大家好到山前交割。」不

老婆婆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豬一戒講定了，就拿著絲頭忙忙走出山洞，回到山前。小行者迎著問道：「事情如何了？」豬一戒道：

「事情倒俱說妥了，只是有一根細絲兒要把你拴在此處與他耍棒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什麼絲兒拴得我住？」豬一戒

道：「這絲兒據他說起來甚是利害，只怕你沒手段脫不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絲在哪裡？可拿與我看看。」豬一戒因將絲頭兒遞與小

行者。小行者接在手中，細細觀看道：「我只道是織女的機絲、潘郎的鬢絲與五月五日的長命絲，誰知俱不是，卻是這老婆子痴心

妄想結成的情絲。這絲兒雖然利害，卻只好縛束那些心慌意亂的少年，如何縛得我住？你只管應承他，哄了師父，遠遠的先去，我

自有脫身之計趕來。」豬一戒聽了歡喜，便將絲頭兒理齊了，拴在小行者頸上叫沙彌牽著，又自挑了行李，牽了白馬，同到山前，

叫眾兵將報與不老婆婆，叫他放出師父與禪杖來兌換。

　　婆婆聞報，帶了一班女子來到山前，驗明這一根情絲果然拴在小行者頸上，滿心歡喜，叫人到大剝洞中取出唐長老來，又叫人

拿了禪杖，同到山前。豬一戒看見，忙跑上前就要請回。不老婆婆攔住道：「且慢！待我將你師兄扯扯，看看他可受約束？」遂將

絲頭兒一收。小行者看見婆婆收絲，假意兒將身東一搖西一擺，與他扯曳，卻不來掙斷。扯曳半晌，卻被這婆婆扯到面前。大喜

道：「孫師已為情絲縛束，幸安心耍棒，慎毋再生他想。」小行者假不答應。豬一戒道：「師兄既為情絲縛定，已是婆婆的人了。



又問他怎的？快打發我們去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你二人領了師父去吧。」豬一戒遂扶唐半偈上馬，沙彌忙收了禪杖，

挑起行李竟走。唐半偈不知就裡，見小行者被一根絲兒縛束，還打算要細問，豬一戒忙將龍馬加上一鞭道：「師父，各自奔前程

吧！不消問了。」又回頭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去了，你可安心在此受用。我們求解回時，再來看你。」小行者也不答應。豬一戒又

走到不老婆婆面前，悄悄吩咐道：「這猴子手腳活溜，須把絲頭兒拿牢，莫要放鬆被他走了，卻埋怨我不老實。」不老婆婆笑道：

「既縛了我的情絲，任他活溜也脫不去，只管放心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既是婆婆拿得穩，請了。」大踏步趕上唐長老，相逐著過山去

了。正是：

　　身去心猶繫，如何得道成？

　　不知心所繫，都是路旁情。

　　不老婆婆見豬一戒、沙彌已奉著唐長老往西去了，小行者又被情絲繫住，料不能脫，滿心歡喜，將這情絲緊緊收攏，對小行者

笑說道：「仙兄，你師父既已棄你去了，便當安心在此與我耍棒，不必更作求經假態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哪個師父棄我去？哪個與

你耍棒？你這老婆子不要做夢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唐長老已領了豬一戒、沙彌去了，不是棄你卻是棄誰？你被情絲拴在此處，不與

我耍棒卻與誰耍？你想被那姓豬的長嘴和尚騙了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倒不被他騙，只怕你這老婆子倒被他騙了。」不老婆婆道：

「他怎生騙我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說，這山方圓廣闊，知你將師父藏在何處？欲待打死你又怕傷生，欲待拿住你又怕費工夫氣力，

又見你貪我要棒，故隨機應變，假說留我與你耍棒，哄騙了師父與禪杖出來，安然西去，料你這個老婆子怎生留得我住！豈不是你

被他騙了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既是騙我，你怎麼不去，偏偏拴繫在此做甚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要去何難！但不忍辜負你一番仰慕之

心，故假意留此奉承你一棒，以當作別。」不老婆婆笑道：「乖猴子不要油嘴！你若有本事擺脫得我的情絲，也不知幾時去了，還

肯在此留連？快快的捐起這些客話，與我同心合意的耍棒，也見得玉火鉗、金箍棒，天生神物，原自有對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痴婆

子不要痴了！你那情絲只好繫縛凡人，我一個太上無情之人，怎一例相看？」便取出金箍棒照頭打來道：「你看這條棒，也不知打

斷了多少邪淫，可是甚有情之物？」不老婆婆看見，急用玉火鉗招架時，那一條情絲早已扯得寸寸俱斷矣！心下著忙道：「原來情

絲真個繫他不住，果被豬和尚騙了怎麼了？」一時沒法，只得死命將玉火鉗來夾。爭奈心裡愈慌，手腳愈亂。小行者卻看得分明，

偏將鐵棒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後，只在他滿身亂滾。不老婆婆此時情昏意亂，招架不來，滿口只叫：「孫老爺，棒下容情！」小行者

大笑道：「你如今纔認得孫老爺！我孫老爺若不棒下容情，你這條老狗命不知幾時斷送了。」遂停住鐵棒道：「論你這等無恥敗壞

山規，本該一頓棒搗死。但念你修煉辛勤，趁早改邪歸正，不可再沒廉恥。我一種天地真陽豈肯為敗陰所剝？餘你性命，我去

也！」遂把鐵棒撥開玉火鉗，倒拖著棒，大踏步竟過山去。不老婆婆見那鐵棒利害，幾乎傷了性命，巴不得他丟手去了；及見他去

了，鐵棒倒拖，淫心未改，復趕上前，乘小行者不防備。一火鉗緊緊將金箍棒夾住，死命不放。小行者回轉頭來大笑道：「好痴婆

子！這樣貪淫，真可謂除死方休。但我說過，不傷你性命，豈可失信！」便將鐵棒往後一提，那婆子死命不放，連婆子都提近了幾

步，然後盡力擺了兩擺，往前一送。那玉火鉗夾不牢，連老婆子跌了一跤，直跌去有二、三丈遠。小行者也不管他死活，竟笑嘻嘻

過山去趕師父了。正是：

　　玉火衰殘鉗不住，金箍解脫棒無情。

　　不知此去又有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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